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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彭兆荣：《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》，第 134 页，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② 同上，第 133 页。
③ 保罗·唐纳顿：《社会如何记忆》，纳日毕力格译，第 79 页。
④ 同上。
组织起来，在物质性上是一种创造。①拖雷伊金祭奠仪式中各种祭祀物品，通过火镰和烧香
等仪式成为洁净的神圣物质，是仪式专属物，与达尔扈特人共同完成献祭仪式。食物和赞
颂被创造出特殊喻义，协助拖雷伊金达尔扈特人的身体达到与神明交流与交通的目的。
一旦那些物质或物品进入到仪式的程序或程式（liturgical order），物质性或物化性的
东西便不能再以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物质品质形式去看待和认识了。③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再
平常不过的器物，在仪式的特殊场合也被“圣化”。拖雷伊金充楚殿中供奉有“拖雷伊金遗
物火镰”，寓意拖雷伊金生前之物，具有专属性，可是在祭奠仪式中已远非于此了，甚至是
否为真正的遗物已经意义不大。在拖雷伊金祭奠仪式的申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资料中，提
到“自古以来，拖雷灵帐（指充楚殿）的祭祀活动，以祭祀圣火为主要内容。作为拖雷的后裔
鄂托克旗历代首领、札萨克，以及守护拖雷伊金灵帐的达尔扈特，一直承担了成吉思汗圣
火的传承与祭祀。”显然火镰供奉象征着圣火的传承。这里守护和祭奠拖雷遗物的达尔扈
特人也被赋予了传承和祭祀成吉思汗圣火的神圣义务。
保罗·唐纳顿在《社会如何记忆》一书中引用列维·布留尔（Levi-Bruhl）对“represent”一
词的解释——意思是再现（re-repsent），使失去的东西重新再现。认为“戴面具是为了立即
和冥界幽灵有直接联系；在此直接联系期间，当事人的个性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神灵的个
性，合二为一。”②火镰在拖雷伊金祭奠仪式中被赋予了双重任务，首先是火之源，是净化祭
祀器物，使神圣化进而获得参与献祭的资格；其次是拖雷伊金遗物，是成吉思汗幼子的象
征，仪式中协助达尔扈特人的身体完成拖雷伊金神灵赐福祭奠者的任务。火镰作为符号表
达归属拖雷伊金，在仪式场域中已经归属主持“火镰仪式”的达尔扈特人，正如保罗·唐纳
顿的“面具”使生者和死者“合二为一”。他们不仅是死者的代表，他们还‘变成’死者和他们
的祖先……彼界的居民用不着离开自己的世界就可以重新出现在此界，只要我们知道如
何回忆他们。③在此仪式中达尔扈特人正在以火镰的主人拖雷伊金——成吉思汗灶火传承
人的身份向祭奠者赋予“幸运圣火”，是介体。在达尔扈特人的世界里，拖雷伊金不是时间
和空间性的存在，他跨越了时空和达尔扈特人践行共同的生产生活，甚至跨越了仪式场
域。
（兴安，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、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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